战疫日记：经历过一次生死较量后的感悟【爱传递】

2月25日，我们来武汉的第19天。

昨天是长白班，跟往常一样我们在上午7点半之前吃完早餐，7点50分我们的战疫巴士就启动了，紧张繁忙的一天随着巴士的启动也就缓缓的开始了。

抵达医院后与夜班同事交接完， 我快速的将44个病人的交班记录浏览了一遍，确定了需要重点查房的患者，就准备进入隔离病房了。

进隔离病房前的准备过程是需要花点时间的。

为此我们每天都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医院，然后按照标准流程一件一件的穿上防护服及隔离衣+2个鞋套+2副手套+护目镜+面屏+2层口罩，而且要认真仔细的反复检查，不能有漏气，确保整个“盔甲”严丝合缝地“扛”到了身上。

由于我们都是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进行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因医护人员与患者的过多接触增加的被感染机会，原则上我们要求患者自己测血氧、脉搏、体温后报数。

但是大家多年来养成了亲力亲为的工作习惯，再者考虑与患者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医护都随身携带了便携式血氧仪和脉搏仪。这些仪器都是由北京医院赞助，并在我们战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患者的不适和诉求，提高了诊疗效果和康复进程。

[image: ]北京医院医务处徐处长（正中）参与查房，了解情况、协调需求，之后一起为患者鼓气加油。

所以这一圈忙活下来，就11点多了。


此时，汗水形成的雾气在护目镜上开了“花”，我们的心底也开出了“花”。因为许多患者的病情有了进一步的好转，特别是危重患者病情稳定和康复患者的成功出院，都让大家增添了信心。

[image: ]模糊的护目镜后面，是我们的护士夏夏的眼睛。昨天的武汉非常的“热情”，防护服刚一穿上人就开始冒汗。

原计划在结束与驻地其他医疗组组长的会诊讨论后，就从病房回到清洁区进行患者的病例审核、查阅化验检查结果、记录病程等。就在我与驻地各科室专家连线交流的时候，护士站的监控提示隔离病房出现了突发情况。

一名危重患者的血压呈断崖式的下降，已完全监测不到！

本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拔腿就跑出了护士站，和同事们一起冲到了病人的床前：确实摸不到脉搏，且氧饱和也在逐渐往下走，必须立刻进入抢救状态！

[image: ]为危重患者进行超声检查

作为一名心内科的医生，我多年积累的心血管知识在此刻发挥了作用：在给予患者各种血管活性药物后，他的血压终于在忽高忽低中维持在了110 /70mmHg左右，心率也从190次/分降至110次/分左右，并保持稳定。但氧饱和一直在70~80%之间徘徊，让人不是很放心。


我们反复的调整了呼吸参数，并吸痰，但作用甚微。

这就是新冠肺炎的一个特征性的改变：由于肺部受累，即使用上呼吸机通气治疗，有时候也很难把足够的氧气送入患者体内。

随后，我们又进一步观察分析，并联系了同济医院的麻醉科医生进入病房，帮助患者调整了呼吸机插管的位置。

[image: ]护士小姐姐蹲在地上检查输液泵

我们优秀的护士们在此刻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名患者在抢救的过程中出现了呕吐，我们的护士一方面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采集病人呕吐物的样本送检，另一方面还要及时进行清理患者呕吐物、帮患者完成抽血送检等高危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护士们的业务素质个个过硬，戴双重手套也都是一针见血，保障了抢救药物都能根据患者病情得到及时调整。


一番折腾，我们防护服里的衣服都湿漉漉的贴在身上，当时的感觉就像整个人掉进了一个大蒸笼里。汗水顺着防护镜的边缘渗到了勒痕里，整个眼眶也感觉到疼了。再加上穿上防护服后就无法上洗手间，所以上班前也不敢多喝水。

此刻，真想赶快脱下防护服让自己轻松一些。

[image: ]在危重病房的时间久了，手上的压痕似乎也深刻了一些

越是危重的患者传染性就越强。像昨天在危重病房里抢救的过程，以及由于患者状况的时好时坏，就需要医护在重症室更长时间的监护等，也大大的提高了感染的风险。


因此，即使憋在防护服里的我们再难受，此刻也不能轻易的脱下这身“盔甲”，只能生扛。

当我们下班回到驻地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大半天滴水未进，又渴又饿，我在彻底的洗刷消毒了自身后喝了两大杯水，填饱肚子，也终于能够喘口气了。

[image: ]为我可爱的同事们点赞

怕吗？


说实话，我真的有点后怕。

虽然我已在临床摸爬滚打了33年多了，但是像昨天这么突如其来的病情的恶化及惊心动魄的抢救却还真没见过。

平稳的病情，怎么就会突然出现断崖式的血压下降？心率也从每分钟110次突然就降到每分钟20次？

新冠状病毒可导致危重患者肺组织的严重破坏，双肺会出现弥漫性的大片状的磨玻璃或者大面积的实变，以及很快来临的纤维化。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功能对如此严重的病变也几近无能为力。

这个患者经历过3次轰轰烈烈的大抢救、高病毒载量的病房+高危操作，这真的是与病毒进行正面较量的过程。直到我们交班的时候，在各种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的支撑下，病情才相对稳定下来，也使我们心里有了一点点的成就感。

说来也怪了，当时面对如此危急的状况，我竟然都把“怕”字撂到爪哇国去了。倒是在此刻，心里却升起了一丝恐惧。

可就在我感觉到后怕的时候，脑海里回响起那天大家在车上唱歌的声音：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可爱战友们的歌声在我感到恐惧的时候，给予了我勇气和力量。是的，你们是我力量的源泉，是我的底气。

在这篇日记的最后，我想引用电影《风声》里周迅的独白并稍作改动：

我的肉体或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

敌（病）人（毒）不会了解，医生、护士不是个人的职业称谓，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国家危难，我辈并肩逆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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